
“始卒”、“心情”和“出史入道”
———论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龚郭清

摘　要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

文化或文明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

“人才”的“心情”状态；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既记载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

生活客观过程，也探寻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即适当的生活方式，包括普遍的理想价

值、基本的生存智慧、合理的规范制度等）。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不仅为了说明历史真相，揭示

人生真理，而且也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关注、改善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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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学界同仁已发

表了一些包含许多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但是，以

往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把龚自珍的社会

文化发展史观与其人本史观有机联系在一起，未能

将其有关历史的认识作为一个整全的历史观来阐发

说明；对龚自珍所说的“道”以及“史”与“道”之间关

系的阐释，似嫌不够周全；关于龚自珍历史观、史学

观与其基本思想认识（如“童心”、“尊情”、“完者”即

完全生命等）之间联系的探讨尚不够深入，等等。有

鉴于此，笔者试图更加系统地阐释龚自珍的历史观

和史学观，以推进龚自珍思想的研究。

一、“有始有卒”的
社会文化发展史观

　　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龚自珍写道：“天地，

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

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

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

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

造伦纪。”①在这里，“造”，指创造，也指认识及命名

（“造名字”）。龚自珍认为，“众人”建构（认识及命

名）了自然世界，创造了文化世界；而“众人”的主宰

是“我”（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而非“道”、“极”等后

人制定的学说、规则。龚自珍明确否定了历史是“圣

人所造”的观念。

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龚自珍阐述了“贵乎知

始与卒之间”的“圣人之文”或“圣人之道”，亦即人类

社会历史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轨迹或基本逻辑：

“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

３３１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① 《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
１３页。



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①。“有始有卒”的“圣人

之道”，实际上就是“众人之道”（即“圣人”对“众人之

道”的体察和认识———“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

作”②）。“众人”创造历史文化，首先从以“饮食”为

核心的物质生产开始；继而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

上，人们创制以“祭祀”为基本程序、以宗法制度为核

心的礼乐制度；最后，人们构筑了以“宾师”或“天下

良士”为主要载体、以价值—思想或养德为中心的精

神文明。在这里，龚自珍既指出了人类历史文化“三

世”（“食货———据乱”、“祭祀———升平”、“宾师———

太平”）演变、进化的纵向基本历程，又揭示了人类社

会文化生成、存在的横向整全结构（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和精神文化）。

在《农宗》一文中，龚自珍阐释了“先小而后大”、

“先有下而渐有上”③的社会文化发展史观。当然，

龚自珍也有“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例如，他认为：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一代之学，皆一

代王者开之也。”④“昔者人伦之始，五品之事，实大

圣之所造。”⑤这种“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表面上

似乎与“先下后上”说（基于通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视

角）自相矛盾，实际上也可与“先下后上”说形成互补

（因为“圣人”也参与创造历史甚至有时主导性地创

造历史，特别是基于政治史及学术思想史视角进行

观察时）。“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在龚自珍的历史

思想体系中，属于次要思想，并不是他的主流思想。

龚自珍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他说：“天道

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

邑礼俗之变，以有形变者也；声之变，以无形变者

也。”⑥就某一特定朝代或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而言，

存在着“蚤时”、“午时”、“昏时”的“三时”演变⑦，存

在着“治世”、“乱世”、“衰世”的“三世”演化⑧；就社

会文化史的长时段而言，“主张向前、向上的变化，也

就是承认历史的进化、发展的思想”，这在龚自珍的

历史认识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⑨。在龚自珍看

来，人类历史按“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的

形式不断进化：“在所传闻世（引按：即‘据乱世’），人

伦未明”→“在所闻世（引按：即‘升平世’），人伦甫

明”→“于所见世（引按：即‘太平世’），法为太平矣”；

“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瑏瑠。

二、重“心”尊“情”的人本史观

　　龚自珍认为，世界及其历史是由具有自我意识

的“人”或“众人”所创造的；“我”（自我意识或主体意

识）是创造和推动世界的终极性力量。

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道：“书契

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

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瑏瑡龚自珍认

为，有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生活存在三种形态，即治

世、乱世和衰世；而每一种社会历史生活形态的区分

和转换，以人的发展状态（“才之差”）或“人才”（“才

士与才民”）的生存状况作为根本标准甚至唯一标

准。龚自珍继续写道：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

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

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三代神圣，不

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

至也。瑏瑢

龚自珍认为，要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人才”的生

存状况为依据，“探世变”，把握、区分社会整体的生

存状态。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是仁人之忧

（“良史者，必仁人也”瑏瑣），是“去慰苍生六月天”、“夜

闻邪许泪滂沱”、“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

湄”的人文情怀，是“黔首本骨肉”的“悲辛”和“感慨

为苍生”的“歌哭”，是“苍生气类古犹今”的“幽情”，

是“九州同急难”的“怃然心”，是“攘臂定礼乐”的“血

４３１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龚自珍全集》，第４１页。
《龚自珍全集》，第１９３页。
“先有下而渐有上之义”，是陈奂为龚自珍《农宗》所写批语。参
见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３页。
《龚自珍全集》，第４页。
《龚自珍全集》，第１００页。
《龚自珍全集》，第３０８页。
《龚自珍全集》，第８６～８８页。
《龚自珍全集》，第６页。

裴大洋：《试述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５年
第１期。
《龚自珍全集》，第４７、４８页。
《龚自珍全集》，第６页。
《龚自珍全集》，第７页。
《龚自珍全集》，第３３４页。



性”，是“既窥豫让桥，复瞰轵深井”的“剑侠”心或“江

湖侠骨”，是对传承“前古之礼乐道艺”和担负“救

弊”、“修废”、“革穷”等社会历史使命的“人才”生存

状况的极度关怀———“忧不才而庸”和“忧才而悖”。

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不是等闲凄恨”①，而是

“无涯之忧”，是“总是忧道，非为冷热忧矣”②。龚自

珍所忧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状态和基本生存之

道，是“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

患”的社会生态大格局，是“才士与才民出，而百不才

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不良社会文化习俗，是“徒

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

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压制人性的社会政治

制度。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十二月初一日，龚自珍在《上大

学士书》中写道：“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

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

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③。龚自珍

认为，历史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创造或改造文化（特

别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依靠的是“人才”，历史创造

活动是以“人”或“人才”为根本的。龚自珍“受三千

年史氏之书”而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才”或“人才成”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发

展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理想价值。所以，龚自

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写道：“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

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

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④龚自珍认为，

“人心”可以改变“世俗”，“世俗”可以转移“王运”。

因而，从总体上看，龚自珍认为，历史变化的根本因

素则在于人心⑤。龚自珍是一个极其崇尚“心力”的

人，“把改造‘人心’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以为变

法改制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精神力量”⑥。笔者以

为，龚自珍心目中的“人心”，可以包括“众人”之心或

“民心”⑦，但更主要的是“君子”、“人才”或“豪杰”之

心。在《尊隐》等文中，他以“君子”、“人才”或“豪杰”

的取舍、出处、穷达作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一特定

朝代处在“蚤时”、“午时”或“昏时”，来判定某一特定

历史阶段处于“治世”、“乱世”或“衰世”。

龚自珍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

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又说：“大

兵大札，起于肉食。大亡大哀，起于莞簟。大薄蚀，

大崩竭，起于胶固。”⑧在这里，龚自珍既从正面强调

“心之力”、“哲人之心”的历史作用，又从反面说明

“寄生精神”、思想—制度的僵化是社会历史大灾难

的根源。

龚自珍大声呼唤“尊情”。狭义的“情”，是人们

对外界事物的主观态度和内心体验；广义的“情”，就

是“真”⑨，就是完全的精神世界、完全的生命、完全

的人生。龚自珍倡导“尊情”，即尊“真”，就是尊“真

心”，尊“真我”，尊“真人”，尊“完全的人”；真的情，不

限于理性，更不限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正统学说，

而应包括非理性，包括正统学说和官方意识形态（流

行的支配性世界观）之外更加广阔的主体生命世界，

以及主体生命过程中“我”与周围环境世界的真实、

鲜活的关系。

龚自珍劝告人们要警惕重“事”轻“心”、重“迹”

轻“本”的传统史学。他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

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瑏瑠龚

自珍吟道：

　　我读先秦书，莱子有逸妻。闺房以逸传，此

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

传事，子孙无由知。岂但无由知，知之反涟洏。

羞登中垒传，耻勒度尚碑。一逸处患难，所存浩

无涯；一逸谢万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读书法，

君慧肯三思？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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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读书法”，即是读史法。龚自珍教给后人的

“读书法”或“读史法”，就是要寻求历史中“名”或

“事”等表象背后的真心、真情。

有学者指出：“对语言的不信任，是龚自珍的特

性。”①被时人推为“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②的龚自

珍认为，人心深处最可贵、最美妙的感情，是无法用

言语、乐器等外在工具来表述的。他说：“前哲有言，

古今情之至者，乐器不能传，文士不能状，意者然乎？

嗟嗟！感前修之易沦，眷华士之踵起，名满天下，才

啬于命，情又啬于才。”③在人类生活历程中，“人才”

是十分宝贵的；在“人才”的精神世界中，“真情”、“至

情”、“异梦”、“春心”、“童心”，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人

的内心世界、情感状态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传统经学

也不是既有史学所能完全涵盖的。

龚自珍十分注重历史长河中人类个体生命当下

的直接体验———“心情”、“哀乐”。人类个体生命在

特定历史时刻所表现的“心情”、“哀乐”，是人类历史

生活内容的内在基本构成，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

内在主要动力，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内在基本体

现，也是人类历史理想价值实现的内在主要尺度。

龚自珍吟道：“千秋万岁名，何如小年乐？”④

“万千哀乐集今朝”、“歌泣无端字字真”的龚自

珍向我们表明，完整的历史，既要见事，也要见心；既

要见“迹”，也要见“本”；以史见“我”，即见“我”的“童

心”，见“人”的真心或“哀乐万千”。这样的历史才是

人的“心迹尽在是”⑤的历史，才能体现人类生命的

完整轨迹，才称得上是人类生活全史，乃至人类的完

全历史。

三、“出史入道”的史学观

通过阅读《古史钩沉论二》（道光五年初稿，道光

十三年定稿），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具有广义的文

化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生活实践是人类文化的源泉，

史学是民族文化的根本；“史”是“天”、“地”，各家学

说是天体、江河。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

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五经

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

也。”⑥广义的“史”，包括整个人类文化、社会文明。

在龚自珍看来，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既是

对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的记载和说明，

也是对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文化精华、文明核心、

“道”的探寻和阐发。

龚自珍说：“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

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

往以为之神。”⑦“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

含义丰富⑧。龚自珍所说的“圣人之道”，即是“众人

之道”或“人道”⑨，是“众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

当生活方式，是主体需求（需求的自觉则是理想价

值）和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

相作用、相交融的产物，是支撑人生实践、规范人生

运行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包含对人类历史事实及

其因果关系的认知）、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等。

龚自珍认为，人们要“通乎当世之务”，发现生活

问题，制定现实对策，探索“人道”或“万亿年不夷之

道”瑏瑠，规划未来蓝图，必须借镜“前古之礼乐道

艺”瑏瑡，依托人类历史文化中蕴涵的“富”、“寿”、

“仁”、“和”等理想价值和“实事求是”、“穷变通久”等

生存智慧，借鉴人类生活过程中生成的行为规范、合

理制度等。

龚自珍诗中有语：“稽古有遥源，遵王无覂

轨。”瑏瑢他认为：“不有前事，圣将安托？”瑏瑣即主张“史

氏之书”是进行现实批判、理想阐述和实践创造的必

要基础。

龚自珍写道：“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

三：视其赋，视其刑，视其役而已矣。”瑏瑤可以说，“心

仁事简”是龚自珍通过观察历史后获得的关于政治

生活的根本理想价值。所谓“心仁”，就是“仰体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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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之德”①，“仁心为质，施于有政”②，追求天下人

民的安康幸福；所谓“事简”，就是统治者的施政措施

要顺合民意，简便易行。

在龚自珍看来，“霸天下之氏……仇天下之士，

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的统治

方式，“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的

“霸统”，不可能给社会生活提供持续稳定的政治基

础，必然会导致“一姓”王朝“胤孙乃不可长”的悲惨

后果③。龚自珍认为，一个王朝之所以“兴”，是因为

能够借鉴前朝之史、“豫师来姓”以“改图”、“革前代

之败”，根据“万亿年不夷之道”以“自改革”；一个王

朝之所以“夷”（衰败），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

之议，听其自陊”。龚自珍写道：“《易》曰：‘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

一姓劝豫也。”④

龚自珍在《平均篇》中写道：“有天下者，莫高于

平均之尚也。……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

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

数，直以是券矣。”⑤根据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龚

自珍主张用文化手段（自改革）来调节（挹注）历史生

活中的自发性及其偏差或弊端，“几于平”。

龚自珍认为，必须借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农

宗”、“宾法”等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来矫正、改革现

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打

下牢固基础。龚自珍也讨论了以“律令”或程序为本

而导致的“琐屑牵制”、“苛细绳身”、“无所措术”等弊

端，要求借鉴“唐、虞、三代天下无不治”之历史，进行

“更法”，以“政道”或“吾意”为本，“略仿古法而行之

……以救今日束缚之病”⑥。

龚自珍说：“掌故不备，无以储后史；无以储后

史，则太平不文致，重负斯时。”⑦在龚自珍看来，对

人类历史事实及其因果关系、演化规律的认知，对人

类历史生活中蕴涵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行为规

范、合理制度等的了解和理解，是人们探寻适当生活

方式、构建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的必要知识基础———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⑧。“道”，是

从人类历史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的适当

生活方式（特别是其中蕴涵的理想价值和生存智

慧），也是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命

运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根基。

四、探究完全历史与追求完全生命

显然，除了主张“史必须反映广泛的社会现

实”⑨，要求历史研究“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瑏瑠

之外，龚自珍还强调“史”必须反映人的原始真情、纯

朴真心以及人性的丰富复杂性瑏瑡，展示人类历史生

活主体生命广阔深邃、“哀乐万千”的精神世界。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

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文化或文明

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

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人才”的“心情”状

态。我们可以把龚自珍的历史观概括为“人文史

观”。这是一种以人（人生、人性）为本、以文（文化、

文明）为体的历史观：既须努力说明每一时代“众人”

特别是“人才”的丰富欲求情思、完整生命体验、完全

生命过程，又要致力于探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载体、

人类群体实践成果的“文化”或“文明”的古今损益、

历史演变。

龚自珍一方面强调人类生活的客观性，尊重人

类生命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整全性，另一方面则

高扬史家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强调史学应揭

示“人道”以改善人类生存命运的社会实践功能。龚

自珍认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

的沃土中，积极汲取人类生命茁壮成长的营养，探

索、阐明一条“引而上”、“引而之于旦阳”瑏瑢的历史

７３１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龚自珍全集》，第３１２页。
《龚自珍全集》，第２２８页。
《龚自珍全集》，第２０页。
《龚自珍全集》，第５～６页。
《龚自珍全集》，第７８页。

龚郭清：《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
《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龚自珍全集》，第１９０页。
《龚自珍全集》，第８１页。

陈其泰：《龚自珍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叶建华：《龚自珍史学理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６
期。

例如，“在龚自珍写给灵箫的情诗里，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同时扮
演着经历私情的个体与自觉的史家这样双重角色”（孙康宜：
《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４期）。
《龚自珍全集》，第２３２页。



“大道”，发现、确认一条使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更饱

满、更完全的历史“大道”。所以，在龚自珍看来，主

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不仅记载

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还要探寻

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

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既为了说明历史真相

（“善入”以著“实录”、言历史生活主体之“哀乐万

千”），又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善出”以说明社

会整体联系、点评历史人物表现、发表史家“高情至

论”）；既为了揭示人生的真理（“道”），也为了关注、

改善人类的命运（“变通”、“挹注”、“改革”、“更法”、

“救弊”、“修废”、“革穷”、治“病”、“请定后王法”；“被

润泽而大丰美”，“宇宙愈清明”）。而全面深入研究

历史和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首要前提，是历史学家

“自尊其心”，即高扬史家的主体性，确立史学的独

立性。

龚自珍既强调“先小而后大”、“先有下而渐有

上”、由“据乱”至“太平”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

过程，也注重说明以“人”为本、以“我”为主、以“心”

为原、以“情”为尊的历史真实（理想）状态，特别重视

追求历史中的“真心”，渴望探寻历史中的“至情”，珍

视人的原始真情、纯朴真心，进而揭示人类的完全生

命，还原人类历史的完全真实。

龚自珍十分注重揭示被“失其情，不究其本”的

官学偏见或主流意识形态掩盖的历史真相。例如，

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龚自珍深刻地揭露了唐、

宋、明等王朝专制统治者“箝塞天下之游士”的“私举

动”、“阴谋”，揭示了普遍存在但“论世者多忽而不

察”的专制政治之历史真相。龚自珍还指出，即使像

商汤这样的“圣王”，“取天下……必有阴谋焉”①。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龚自珍揭去“盛世”或“治世”繁

华的面纱，揭示了“衰世”降临且“乱亦竟不远矣”的

１９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真相，表达了渴望

“改革”的强烈诉求。

龚自珍自称，“心史纵横自一家”，“猛忆儿时心

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受三千年史氏之书”、“掌

故罗胸”的他希望用一颗既真且爱的“童心”，去感

受，去爱憎，涤除历史文明污垢，澄明人类生活的理

想价值；凭借通古今之变的生存智慧、史家眼光，去

观察，去明辨，探寻社会危机、国家衰亡和生活困境

的解决方案。在１９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环境

中，龚自珍重新高举起“人道”理想大旗，以冲决社会

文化的“束缚”网罗，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追求人的

更完全生命，为中国近现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

资源②。

“奇计定无宾客献，冤氛可顾子孙殃？”③龚自珍

深刻地感受到１９世纪前期中国全面深刻的社会政

治危机，预言将会有“山中之民”之“大音声起”。面

对深重危机，龚自珍极力倡导“尊心”和“尊史”，特别

强调社会急需作为历史文化传人、社会文明种子、超

越朝代世运的载道者、“王者”良好地履行职能之必

备人才的“宾客”或“史材”（“宾”与“史”，“异名而同

实者也”④）的迫切性。

龚自珍认为，君子应该以“史”为“本”、为“根”，

以“宾”自处。“宾籍阙”，是秦汉之后制度的重大缺

失。所以，他倡导“尊宾”。“尊宾”，亦即“尊史”；反

过来说，“尊史”，也就是“尊宾”。所谓“尊史”，就是

尊重历史之生活真相、真实因果、客观规律，尊重人

类生活中的普遍理想价值、基本生存智慧，尊重历史

学家“实事求是”、“惟其是而已”的独立精神，即“向

封建统治者争取史家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言论

的自由权”⑤。

虽然极力倡导“尊史”，主张史家应“自尊其心”，

但在历史书写褒贬必须遵从帝王已定的“公论”⑥及

大兴文字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避席畏闻文字狱”，

“团扇才人踞上游”，“剑侠千年已矣”，龚自珍梦想的

历史真相、历史规律和真理的尊严，追求的历史研究

实践及史家精神之独立性，在实践中极难保持，只能

“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⑦。龚自珍提

出以“自尊其心”为核心的“尊史”思想，是对人类生

存命运改善的高度期待，是对历史（下转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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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公孙龙对燕昭王讲过偃兵；据《吕氏春秋·审应》

记载，公孙龙对赵惠王谈过偃兵，要“兼爱天下”。

“偃兵”之议，当时多有，或可能是从墨家的宗旨而

来，所以我们不必把这个作为公孙龙的特别思想。

前述孟喜、焦延寿假托师承，也表明他们所学非一，

类似者多，故而“法异”，也就是掺杂了几种宗旨，因

此鲁丕要强调师法。从另一方面来看，“六家”、“九

流十家”所划分的宗旨有划分不清晰、一家可能囊括

几种宗旨的问题，譬如名家的公孙龙可能就含有墨

家的宗旨。

因此，从东西方可通约的视角来看，使用学术师

承、学术渊源也就是“百家”的方式来描述先秦秦汉

的学术思想更合适。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坚持使用“六家”、“九流十

家”者，关键是使用者应对之有明确的定义。比如，

同是讨论“道家”，使用者之间其实相差甚远。有的

只指老庄，有的说的是老庄和黄老，有的还包括稷下

道家，有的区分了南北道家，相当混乱。因此重视、

逐渐适应及使用从师承的角度来谈论早期中国的学

派问题，是东西方通约视角下最值得重视的做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出简帛

与百家争鸣的重要论题研究”（项目号：１２ＣＺＳ０１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

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项目号：１１＆ＺＤ０８６）、

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新出简牍与战国秦汉

史研究”（项目号：１０５５６４ＧＫ）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

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上接第１３８页）学自主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坚定追
求，也是对造成“万马齐喑”局面的专制制度的血泪

控诉和理性批判。

虽然“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内心充满“关

山风雪怨”，但由于“铁石心肠愧未能”，生活在１９世

纪前期的龚自珍，一方面正视、揭露充斥“诈伪”的

“衰世”现实，另一方面坚持“童心”，倡扬“白日青天

奋臂行”的理想精神。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

理想，在于破除妨碍每一个人发展的外在“束缚”，形

成“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的“天地国家”，使每

一个人都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更加完全的生命，使

人的生存命运不断得到改善，每一个人都成为“全

者”、“完者”。历史学家研究和撰写历史，应该有助

于人类历史生活理想价值的实现。

由于社会公共空间基础的欠缺以及“诈伪”文化

和专制制度的压迫，龚自珍对完全生命的追求最终

“只梦堕天涯”。然而，龚自珍对人类社会“文致太

平”（通过文教来实现太平）的美好前景的描绘，对养

育完全生命的“天地国家”的憧憬，以及他追求的“求

事实”、“探世变”、“知大道”、图“劻济”之“史”，大力

倡导的“自尊其心”、“忧天下”、“志为道”具有“高情

至论”、肩负“造就人才”崇高使命、推动养育完全生

命的“天地国家”之形成的史家、史学，虽然不具备

“诸国并立并争”、工业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追求等

“近代”历史内涵，也不具有“国民史学”之类的“近

代”史学特征，还不可能看到“史学近代化的轨迹”，

但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针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学

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卓越见解，

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对人类史学的发展，对拓宽历史

学的领域，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具有长远的借鉴

意义。

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

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龚自珍历史观和龚自

珍思想‘江南’维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龚郭清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

究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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